
16 世纪初，随着新航
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大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
浪潮。据文献记载，葡萄
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
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
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
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
长达 30年之久，并且曾经
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
易居留地。

明 隆 庆 元 年（1567
年），朝廷开放部分海禁，
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
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当时
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
港口。漳州的瓷器、纺织
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
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换回
了大量外国银元。明代学
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

“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

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
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
货也无几。”

“最早输入漳州的番
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
地所铸造的块币。”福建省
钱币协会理事、漳州文史
专家林南中说，块币因其
重量相对稳定、成色标准
化，可以按枚点数、论枚计
值，便于百姓交易，很快在
闽南地区广为流通，被老
百姓形象地称为“锄头楔
子银”。《天下郡国利病书》
亦有载：“西班牙钱用银铸
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
漳人今多用之。”

自 16世纪末起，欧洲
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
有“海上三驾马车”之称的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
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

以 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
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
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
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
洋钱……闽、粤之人称为
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
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
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
量铸造精巧，重量、成色统
一的外国机铸币输入币制
落后的中国，并由沿海深入
到内地。墨西哥“鹰洋”、日
本“龙洋”、英国“站洋”、法
国“坐洋”、美国“拿花”等外
国银元相继进入我国货币
流通领域，各霸一方，加剧
中国币制的复杂。在闽南
一带以墨西哥“鹰洋”、日本

“龙洋”、英国“站洋”的流通
使用量较大。

从 16 世纪末到 20 世

纪初，在长达将近 400 年
的时间里，大量番银不断
流入闽南。林南中说，目
前在闽南地区已发现的番
银，来自西班牙、荷兰等欧
洲殖民大国，东南亚以及
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
斯等共计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时间跨度之长、数
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
多甚为少见，在世界货币
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货币
流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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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货币流通
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
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
进入市场。”龙海海丝文化
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
1567年至 1644年，从漳州
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
约为 3.3亿两，相当于当时
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
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
上。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
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
算单位，从“银币”重量计
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
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
币，换取实物，开启了中国
的“白银时代”。

清道光时期，我国商
品经济已有明显发展。然
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
的纹银，仍采取分散、自由
铸造的方式，在全国没有
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
平砝各异，每一次支付都
需要经过鉴别成色、称重
等复杂手续，无法满足资

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商品
市场上亟需成色、重量和
规格标准统一的银铸币。

与此同时，大量规格统
一、价值稳定、易于携带和
储存的番银在市场上流通，
成为闽南市场主要的交换
媒介和价值尺度，出现“番
银之用，广于库银”的现象。

“然而，外国银元含银
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
于实际价值。”林南中说，许
多西方国家商人将银元带
入中国后，与“十足”纹银兑
换再运往国外，利用二者之
间的差价获取丰厚利润，造
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
片战争期间，外国商人通过
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取
了大量白银，鸦片战争结束
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
外流更加严重。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
争前后的 40年间，中国白
银流出总量达 4.5亿两，几
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

尽。白银愈少，银价愈高，
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
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
的“银荒”。

面对“银荒”肆虐，林则
徐曾主张“自铸银元”，以自
铸银元取代洋银，并对货币
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
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
绝。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
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
局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
从“银两制”过渡到“银元
制”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
有龙形，故称“龙洋”。

江智猛说，“龙洋”发
行，一时给清廷带来了久
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
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
面。但几年后，一些地方
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
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
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
重剔杂交易方式，国家币
制继续混乱。

在朝廷有志之士尝试

自铸银元，挽大厦于将倾
之际，漳州在“龙洋”铸造
之前，也出现我国早期的
地方自铸银币——漳州军
饷。该币成色 98%，直径
在 38至 40毫米之间，重量
在 21 至 23 克之间。正面
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
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

“足纹”，下书“通行”。林
南中说，在当时，漳州军饷
仍属于手工打制币，制作
较为古朴拙巧，但铸币大
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
银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
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

“白银大量流入为东
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持，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
政压力，也助推了中国货
币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
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白银
流入也造成了通货膨胀、
货币体系混乱和社会不公
等消极影响。”林南中说。

番银：跨越重洋的海丝见证
刚过去的这个暑期，“瓷影银光——漳

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走进武汉市博
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
城市展示独具漳州特色的海丝遗珍。

明隆庆元年（1567年），僻处海隅的漳州
月港一跃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
易始发港。在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
西交融，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
输出海外，在贩回海外物产的同时，也换回
了大量外国银元，闽南人称之为“番银”，由
此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对中
国的经济、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兴盛事，尽在钱币中。”“白银时
代”早已随历史车轮滚滚而去，但通过一枚
枚斑驳的银币，我们仍能窥见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辉煌、明清中外海上贸易的盛况，领
悟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深远影响。

清朝宰相蔡新曾这样形
容番银在闽南的地位：“若一
禁止，则船皆无用……以商
无货，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
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
矣。”可见，清朝时期，海外贸
易已与闽南百姓生计紧紧联
系在一起。

“在漳州，人们买东西问
‘多少钱’，都是说‘多少镭’。
这个‘镭’字，就是从西班牙货
币单位‘REAL’而来。”林南中
说，西班牙银币在明末开始流
入漳州并逐渐广泛使用，货币
单位在西班牙语里称为“RE⁃
AL”（瑞尔，缩写为R），按重量
不同，分设有 8R、4R、2R、
1R、1/2R五种不同币值，主币
为 8R。各种不同币值的银
元，极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
通。于是这种闽南语读音为

“镭”的银元就渐渐流通开
来。由此足见番银的流通和
使用，对漳州的社会经济产生
了巨大影响。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
漳州的广大地区官方以及民
间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大
多以番银作为结算币，这从
当时的银票、借据、地契以及
文书中大量使用“佛银”“佛
头银”“英银”等货币名称可
以得到印证。

可以与此印证的，还有散
落在漳州各处的寺庙碑记。
在龙海区角美镇东美村东美
宫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年（1785
年）的《捐修碑记》，碑文内容
有“景利捐佛头银壹百捌拾大
元、明蓼捐佛头银壹百陆拾大
元……华封马剑贰拾元……
天生马剑陆元”等字样。

番银除了用于经济活动
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币面
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
姓认为可以镇灾辟邪，因此
将番银赋予民俗功能，融入
日常生活中。

“现在，在漳州许多地
方，还保留着女方都要用‘七
连贯’吊在轿子前，作为嫁妆
之一的习俗。”林南中介绍，
所谓“七连贯”，就是用 7 个
外国银元焊成一串银链子，
老百姓认为可以避灾驱邪。
用于制作“七连贯”的番银多
达上百种。到小孩子满月
时，这条“七连贯”银链要挂
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
寄托让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
祝愿。

此外，女子出嫁时，装嫁
妆用的箱子要放置银元来

“压箱底”。番银还被改做成
头饰、纽扣等民俗用品，常常
被用于陪葬和窖藏。这样的
风俗习惯至今仍在漳州许多
农村地区存在。

番银不仅深深影响了漳
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闽南
地区形成独特的番银文化。

“番银文化作为漳州海
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
得更多研究和传播。除了在
漳州市博物馆的海丝厅有固
定陈列外，番银展也是我们
馆对外交流展览的一个重要
项目。”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
海梅介绍，目前，漳州番银展
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
县、银川、武汉、太原等十几
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城市交流展出，让
闽南海丝故事传得更远。

西风东渐的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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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币制改革

融入闽南生活文化

漳州月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
图为位于漳州龙海区海澄镇的古月港码头（胡智勤/摄)

漳州军饷银币（资料图片）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资料图片）
1752 年西属墨西哥的

8Real双柱地球币（资料图片）


